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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反派人物不能模糊是非观
□叶奕宏

开年热剧《狂飙》收官以后，大

众对剧中头号反派人物高启强的讨

论热度依旧不减。从卖鱼小贩成长

为京海一霸，对家人掏心掏肺、对对

手狠辣无情，这一人物的经历和性

情让人咬牙切齿，又唏嘘不已。不

只是他，近几年多部热播剧中反派

的观众缘一路看涨，从《开端》中的

“锅姨”陶映红，到《狂飙》中的高启

强，都赚足了观众的心疼和眼泪，甚

至使很多人模糊了是非观，为反派

的错误、罪恶表同情、找借口，原谅、

理解他们的极端行为，产生了不良

的社会反响和舆论引导。这一文化

现象应引发各界关注。

盘点获得观众青睐的反派不难

发现，除去颜值、演技等加分项外，

这些人物在塑造上都兼具立体性和

复杂性：他们有了更加完整的人生

轨迹，每个人物的“坏”都能在其成

长环境的诸多因素中窥见端倪，如

陶映红本是备受学生爱戴的中学化

学老师，因唯一的女儿车祸离世，真

相还被网络暴力埋藏，所以受到精

神刺激。有的人物即便以黑暗为人

性底色，也会有斑驳的“光点”闪

动。高启强如果不是警察及时赶

到，他为了救收养的黄瑶，已决心以

命换命。

曾经，我国影视剧中的反派们

只能兢兢业业地扮演着“情节助推

器”和“矛盾制造机”的角色，人生奉

行“凡是主角支持的我都反对，凡是

主角想做的我都阻挠”的理念。如

今，反面角色不再一黑到底，而是在

黑白之间渲染了层次丰富的灰色。

这不仅给扮演者们更多施展演技的

余地，也给观众更多个人情感的代

入空间。比如《狂飙》中的高家兄

弟、老默等，杀人如麻，坏事做尽，但

重情义、有魄力的一面也得到了充

分展现，形象更加立体，性格显得更

加丰满。

诚然，立体塑造反派，是创作对

原有二元对立叙事结构的一种颠

覆。随着时代观念的改变，非黑即

白的二元价值观逐渐退场，取而代

之的是对多元化的开放包容心态。

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也推动了观众

的审美品位不断升级，倒逼创作者

探索人物塑造在人性层面真实化和

多元性的更多可能。然而，要塑造

立体化反面人物，切记把握好尺

度。有的创作者刻意渲染反派人物

的悲情和温暖，收割眼泪和话题，却

鲜有思考这一行为对作品主题思

想、艺术价值的消解作用，尤其是对

青少年的影响。这样一来，从脸谱

化的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种极端

——淡化主观心理，强调客观条件，

所有的错都是因时所迫，为势所逼，

所有的恶必是爱极生恨，求而不

得。此时，反派人物的思想价值将

被解构得支离破碎，如此“跑偏”的

反派形象也注定开掘不出艺术深度

和精神高度，最终沦为吸引眼球、刺

激舆论的市场工具。

更需要警惕的是，当立体的反

面人物比相对扁平的正面人物更受

欢迎，当观众沉迷于反派身上强大、

冷静、果决等“吸睛点”，当观众在反

派被命运推着走向毁灭的过程中看

到了似曾相识的无力感，就会对反

派产生情感代入，从而激发出同情

心。为反派开脱，甚至成了为自身

道德感、责任感缺失推脱的借口。

这样一来，很容易模糊善恶观、是非

观，一旦辐射到现实生活、现实事

件，大众可能会轻易原谅现实中狡

黠钻营、八面玲珑的反面人物，或对

自己的错误行为不以为意，产生极

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摆脱人物扁平化切勿矫

枉过正，反派人物的立体化塑造要

把握好分寸。任何一个人物都是多

面体，在具体的塑造过程中应秉持

坚定的是非观、鲜明的善恶观，以一

个性格轴心贯穿始终，在不断变化

的环境和复杂的矛盾关系中呈现人

物的不同侧面、不同层次，这样既能

使人物形象生动立体，人物定位也

不至于暧昧不清。

据光明日报

仙侠古偶剧《重紫》开播以来，

在第三方数据平台猫眼全网热度

榜排第一、灯塔全网正片播放率市

占率排第三，尽管播放数据不错但

收获的口碑却较低；而几乎同时开

播的另一部《星落凝成糖》口碑与

成绩也都不算理想。从观众反馈

来看，对于仙侠古偶剧同质化程度

高、创新与突破乏力的负面意见较

为突出。

据不完全统计，还有《护心》

《与凤行》《长月烬明》《尘缘》《千秋

令》《花戎》《遮天》《祈今朝》等多部

仙侠古偶剧有望在年内与观众陆

续见面。相近的套路、相似的造

型、千篇一律的“甜”味……如何从

大量同质化的创作中脱颖而出，成

为这一类型题材要面对的迫切问

题。多位专家学者从多个方面提

出见解，创作者需要高维度的宏大

视野，才能推出品质更上乘的仙侠

古偶剧。

颜值出众的演员、甜蜜又虐心

的爱情故事、精美华丽的服饰、美

轮美奂的仙境和宏大的斗法场面

等等优点，吸引相当多的观众对

“神仙男女”们的爱情故事乐此不

疲。仙侠古偶剧有着比较稳固的

观众盘，也促使影视行业推出了大

量此类作品，但是作为2023年仙侠

古偶剧“先锋”的两部作品，开局成

绩并不漂亮。

历经艰险踏入南华学艺，却因

为身上弥散的煞气被拒之门外，甚

至还被人打伤……少女重紫从惊

讶、疑惑、委屈、愤怒的情绪层层递

进，像极了遇到危险时炸毛的小

猫，龇牙咧嘴地“嘶吼”却不会让人

感到危险。弹幕里纷纷替女主角

生气：“没做坏事就被定义善恶，不

公平。”《重紫》根据蜀客的同名小

说改编，故事脉络可以归结为“两

世师徒、三生成魔”，讲述了天性

纯洁善良但天生煞气、注定入邪

灵的少女重紫，与重华尊者洛音

凡之间三世轮回、相爱相虐的故

事。从已经播出的剧情来看，节

奏比较快，主线剧情围绕重紫成

长过程中遭遇的开心与磨难展开，

目前还没有出现“注水”现象，令观

众看得畅快；饰演重紫的杨超越虽

然争议较大，但为观众提供了一个

英气、倔强、不服输又可爱善良的

女主角形象。

尽管《重紫》的播放数据不错，

但评价不佳，围绕着演员、服化道、

剧情俗套等多方面的批评不绝于

耳，形成了“原著粉觉得好，路人吐

槽多”的局面。同样作为IP改编作

品，《星落凝成糖》携该系列大火前

作《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余热，也是

表现平平。这让不少观众对待播

的仙侠古偶剧失去了信心：“恐怕

再也不会有大爆的剧了。”

在《重紫》的评论区，不少观众

对剧中人物妆发造型、服饰场景的

呈现表示失望，2023年了还能见到

观众说“塑料感”“廉价感”，未免让

人遗憾。近年来中国影视的“出

海”浪潮中，仙侠古偶剧也占据了

重要位置，不仅把中国传统服饰等

国风元素展现在海外观众面前，中

国仙侠神话体系的设定也让海外

观众耳目一新。南开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教师石小溪认为，应当把

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浩瀚的美学

和文化素材有机地融入剧集，在情

节剧作和视觉呈现上为观众带来

更有文化与美学冲击力的想象力

体验。这就需要创作者严肃对待

作品的服化道、场景、动画特效，精

益求精提升品质才能让作品在海

内外观众面前有更好的呈现。

由于仙侠古偶剧身上集结了

“偶像剧”“古代”“仙侠”三重脱离

现实的架空设定，在“仙气飘飘”的

同时也很容易让观众失去共情。

一些人气比较高的仙侠剧已经在

有意识地加强与现实生活的链接，

例如让小仙女去参加评级考试的

剧情，让大学生观众群体联想到自

己“英语考级”，相关词条还上了热

搜。天津师范大学广播电视编导

系副主任颜彬认为，过去的观众在

意故事的传奇性，相比之下现在的

观众更在意影视作品中传递的“情

绪价值”，现实时空的真实情绪为

剧作创作提供养料，会让故事更具

有戏剧张力。

近年来，仙侠古偶剧比较普遍

的倾向是“侠”的含量越来越低，很

少再有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的精神呈现。无论是仙人还是神

魔的身份设定，都只是为“人工造

糖”套上一层华丽的外衣。针对这

种“一己之欢”的狭隘情感，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许莹认为，应当让

“侠”精神回归：仙侠剧的“道”，既

存在于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反叛精

神，又存在于惩恶扬善、济世苍生

的责任担当。 据文汇报

通 过 一

部动画片，展

现一个小女

孩在梦境的

成长，这是田

晓 鹏 给《 深

海》设置的任

务。这个任

务比《西游记

之大圣归来》

对现有神话

IP 的重构更

难，因此纵然

只完成了六

七成，我也愿

意给它打八

九十分。

试图用影像而不是文本来传达情绪，这是

《深海》最难，也是最难得的一点。很多人看完

《深海》，困惑于不知道这部影片到底想告诉自己

什么——在看完一部作品后提炼“中心思想”，这

是大多数人从学生阶段就已熟悉的操作。但对

于《深海》，若你能轻松提炼出什么明确的“中心

思想”，它的任务恐怕就彻底失败了，因为这毕竟

是一个孩子的一场梦。

但问题来了。梦能不讲逻辑，电影能吗？其

中的矛盾，便导致了《深海》那未能完成的三四

成。一方面，影片想拍出一个女孩的梦，因此梦

里的一切都要符合梦的规则。但梦的规则恰恰

是不讲规则，因此，影片想让观众充分理解女孩

的梦，就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人物说起。假设十个人在白天见过同一

个小丑，他们晚上梦到的小丑会一模一样吗？答

案肯定是不会，人们梦中的小丑非但各不相同，

甚至其特性还会在各人梦境的加工下朝种种令

人意想不到的方向变异。例如，《深海》里少女参

宿见过一面的恐怖小丑，在她的梦境中变成了深

海大饭店的老板南河——除了嘴巴有点大，废话

有点多，整体并不恐怖，甚至称得上是个大帅

哥。那么，他在参宿的梦里代表什么？是她幻想

出来的父爱，还是她内心伤痛的映射？作为一部

摆脱了传统叙事模式的动画片，《深海》自然不会

告诉我们答案。但若只凭观众的自我感受力去

猜测，答案可就变得五花八门了。

譬如片尾有场戏，参宿在一片茫茫的白色桎

梏中奋力撕扯和挣脱。这场戏，我的两位男性朋

友都看哭了。但当我问起缘由，他俩的理由却大

不相同。其中一个朋友理解为：参宿在奋力挣脱

自己的消极情绪，想回到现实世界。因此，他被

她的努力给感动哭了。另一位朋友则理解为：她

想回到那个有南河的世界，纵然他是虚幻的，也

总比现实温暖。因此，他是因为心疼她而落泪。

说实话，我本人看这场戏时心中是困惑的。

我能感受到女孩奋力地想挣脱，却不明白她在挣

脱什么。在那一刻，我知道导演其实想“告诉”我

点什么，只是我们之间的信息传导出了问题。

说到这里，《深海》的另一个问题便浮现了：一

方面，它想单纯通过影像来展现女孩的内心世界；

另一方面，导演又总是忍不住想“告诉”观众应该如

何去理解她的内心世界。于是，他给出了一些他认

为有效的指引，譬如在最后参宿与南河告别的戏

里，后者突然跟她说了一通人生大道理。但对于一

场梦境来说，这实在是相当诡异又煞风景的事。

那么，这样的电影到底应该怎么拍？田晓鹏

最初的想法或许并没错：放弃过多的文本解释，

让观众彻底沉浸到女孩的内心世界去。但找到

一套完整又自洽的“梦的逻辑”，这很需要编剧和

导演功力，而田晓鹏在执行这个任务时显然经验

和信心都不足。影片一会儿沉浸于各种意象的

放任自流，一会儿又变得异常清醒，再加上创作

者想突破各种创作极限的“杂念”，《深海》最终变

成了这样一部在信息传导上多处“短路”的作品，

可惜了！ 据羊城晚报

古偶剧需要更高维度的打开方式
□卫中

《深海》：
信息传导“短路”的遗憾

□李丽

《深海》海报


